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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宗教绘画的唐卡渐为世俗界
所认知，应该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而在西藏，其历史渊源至少已有1500年
以上了。据五世达赖《大昭寺目录》记
载，吐番时期藏王松赞干布就曾以自己
的鼻血绘制了一幅班达拉姆神像。虽
然这幅血画已是了无踪迹，但可据此推
断在布面上绘制神像的唐卡画于当时
就已出现了。

“唐卡”是音译，即藏地卷轴佛画，
受宗教启迪，为信仰服务是其自古至今
不变的创作主旨。依表现内容，唐卡的
绘制题材可分为四个范畴：一是佛、菩
萨类；二是密宗本尊、护法、罗汉类；三
是高僧上师造像类；四是曼陀罗、宇宙
天体及藏医药类，而以唐卡制作的材质
手法异同，唐卡又可大致分为手绘唐
卡，（称为“止唐”）和刺绣或堆绣唐卡

（称为“国唐”）。而刺绣品多为明清两
朝皇帝赏赐西藏僧俗上层的缂丝唐卡，
至于堆唐作品，人们熟悉的拉萨雪顿节
哲蚌寺展示的巨幅佛像应属“国唐”之
最了。而手绘的“止唐”，则又因西藏多
地区文化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众多流派
和样式，而缘起于喜马拉雅中段山脉和
雅鲁藏布中游极地走廊的缅当画派与
青孜画派则是“止唐”的主要画派。该
派作品多呈色调富丽整峻，笔法精微绝
伦，通体辉灿而神秘莫测的鲜明特征，
在东方绘画长河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文
化价值。

我们知道，由于西藏独特的地理与
人文环境，西藏历史上没有文人画种和
文人画家的概念。寺庙与民间画师，首
先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其次才是社会分
工意义上的画匠、画师。绘制唐卡，首
要之义是宗教上的礼佛与供奉，而后才
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可
以说一幅唐卡作品的绘制过程也是一位妙手信徒修持供
养的过程。因此，唐卡绘制之前，往往需要举行一定的仪
式，如诵颂经文、焚香供敬和发放布施等，如有条件甚至
尚需专请高僧大德为之祈祷，算定吉日良辰方能开笔。
如上过程，从初涉画坛的艺徒到名满雪域的大师均不能
免除。尤其是唐卡艺徒“必先熟读经书，漠然于心，继而
从造像经典比例入手，对人体结构有所了解之后再进行
衣饰形象的临摹训练。还须学习画布、毛笔的制作，矿、
植物颜料的研磨、泡制、使用等技巧。经历繁难漫长的训
练，数年寒窗磨成一技，真是与寺院僧人的苦修持戒相
似。一幅唐卡经过数月甚至数年的工勾细染杀青后，还
要请高僧为之进行特殊的装藏，即在所绘佛像的额头、下
巴、颈部的背面部位以金红色写上“嗡”、“啊”、“哞”的梵
文，并要以想对应色调的织锦（一般是补色关系）进行“故
夏”，即装池后移送寺庙延请僧众诵经开光，以获佛神灵
气的加持。至此，一幅唐卡作品才算是最终完成。

历史上，由于自然和兵燹的原因，特别是“文革”浩
劫，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西藏唐卡，大概不会超
过公元 12世纪。20年前，笔者在巴黎吉美东方博物馆库
存品中曾有机会看到一批当年伯希和们从我国西北地区
掠去的后弘期唐卡精品。16 年前，笔者与西藏画家巴玛
扎西在东京“风”美术馆参加“死者的书——西藏宗教艺
术大展”时更见到该展中从欧美等国家博物馆借展的一
大批11至17世纪的西藏唐卡，彼时彼境，笔者除百感交
集外，更觉得在如今，政府文化文物部门决不应再任其
自生自灭、自发自流。西藏唐卡除却供广大各组信众可
随时供奉的身、语、意的圣物，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绘画奇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重要保护地的实
际体现。

以下，再谈谈笔者赏析西藏唐卡的心得。前面提到
如今人们所能见到的古旧唐卡遗存以十三四世纪的作品

居多，这些作品在内容、形式、手法、材质
上都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南亚艺术与内地
艺术的吸收、借鉴过程，并已初步形成了
西藏本土样式风格的华丽转身。而 15
世纪以后，西藏唐卡向着本土本民族文
化审美目标和精神信仰高度进发的步伐
越发稳健与充满自信。在不乏审美感受
力的欣赏者眼中，人们可以在炫丽辉煌
的画面上感受到宁静与深幽，在佛神、度
母安详善美的形容中读懂修身齐家与知
足知不足的人生课题，在密宗唐卡姿态
各异的阴阳双身的造型里领悟到密宗义
念“悲智和合”、“乐空双运”的形象比
喻。而仅就这类“双尊”形象又可分寂
静、寂忿、忿怒三种面相：寂静相状表悲
悯众生，寂忿相状表慈悲与威慑双重含
意，忿怒相状是以威猛之力护持佛法的
表征。细细品味，画师在营造暴烈威猛
的图画意境时，心绪反而异常平容和谐
统一，柔中寓刚。尚须提及的是，传统上
中原绘画讲求墨分五色，而藏地唐卡、壁
画中则是金分五色，如赤金、黄金、白金、
冷金等。记得当年在美院读书时，叶浅
予先生曾对笔者讲，“你在西藏，要向当
地画师学习金分五色的技巧”。后在实
践中渐渐知晓以藏草药的泡制、金汁的
温度和骨胶浓淡度的差异可以调配出几
种色阶的金银色。

一般说来，一幅好的唐卡，应该具备
合乎规范的造型构图比例、遒劲流畅的
勾勒晕染功力、富丽和谐的色调氛围这
几条硬性审美指标。至于用多少金银珊
瑚松石（指磨成颜料后）其实尚在其次，
因为人们观赏的是绘画艺术而非珠光宝
气。当然，另一种极端也是不足取的，即
在商业目标的驱动下，也有少数画师在
绘制过程中偷工减料，以广告色冒充矿
物色，但这样的作品画面中浮现出的俗

艳与火气是唬不了行家的。简而言之，一幅上佳的唐卡
作品，观者即能欣赏到作者娴熟地道的绘画功力所营造
出的美轮美奂之意境，又能进一步参与其中进行某种层
面的观想与再创作，从而使自己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
精神境界也能得到提升。

尽管西藏唐卡的主流画派早已完成了雪域风格的确
立与弘扬，但我们也不要忽视那些地缘文化交汇现象的
存在。如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唐卡，明显地趋近于东北
印度与尼泊尔的佛教实修法门艺术的影响；阿里高原的
唐卡（包括古格壁画艺术）则呈现出本土与波斯高原细密
画和于阗风格壁画兼收并蓄的样式，尤其是画中人物轻
浅紧身的衣褶处理，很容易触发观者想到“曹衣出水”的
典故。而唐古拉与横断山地区的唐卡又渗透着中原汉地
工笔重彩与浅绛罩染相结合的传统画法，尤以罗汉、山水

（风景）主题作品见长。除缅当派、青孜派之外，因地域和
教派的关系，西藏唐卡还先后形成了嘎码嘎举派、其吾岗
巴派、缅萨派等多个艺术支脉。

唐卡的方方面面，已说了不少，最后该谈谈唐卡画家
队伍的情况了。由于信仰与习俗使然，西藏史料典籍在
这方面的记载极为鲜见，即便是费数年之功的鸿图巨制
的唐卡杀青后，其作者通常也是不具名款的，这似乎与著
作权意识无关。

据我们调查，西藏各地有较高水平的唐卡画家应该
在 400位左右，其中身份为僧人的寺院画师近百位，多数
则是民间画师，也有不少是忙时放牧耕种、闲时秉笔赋彩
的两栖画师。他们的师承关系是以祖传的宗教造像经为
蓝本的师徒相授或父子相传，耳提面命甚至戒尺棒喝也
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一个艺徒最终能否成为一名德艺双
馨的画师与大家，则全赖其先天的慧根、后天的努力与老
天的青睐眷顾了，这也正应了一句谚语所言：受戒者多，
持戒者少，得道者微乎其微。

漫谈西藏唐卡
□韩书力

我与廖琪有缘：同在一栋楼办公，同
在一个饭堂吃饭，同在省政协一个文艺组
别。有了这些关系，我们见面的机会很
多，经常在一起品茗论道，对他的文艺观
点、书法渊源、待人接物以至生命历程，都
有些许的了解。

廖琪出身贫寒，并没有什么文化背
景：父亲只读过3年私塾，母亲6岁就来家
里当童养媳。好在他父亲 12 岁就去当茶
庄的伙计，东家是个很有眼光的文化人，
儿孙成群，都培养成大学生并散布在全国
各地。他父亲从东家那里依样画葫芦，从
廖琪5岁开始就用独特的方式培养他的书
法爱好：把乡下用来防潮防湿的红砖用砂
纸磨平，用笔蘸着清水在砖上涂鸦。父亲
规定：一个星期必须用完一碗清水。虽说
是稚童的涂鸦，但对于笔性的掌握和运
用十分有效，也十分适合稚童的脾性。书
法入门成了一种随性的游戏。上了小学
之后，当然便有了临帖、描红、米字格的训
练。时至今日，他的百宝箱里还珍藏着他
小学五年级时参加汕头地区小学书法比
赛获得第三名的奖品——硬纸皮笔记
本。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因父亲的“莫
须有”问题而无法参加红卫兵，却因祸得
福，常常被指派去抄写大字报。大字报

的语言虽然刻薄而又狠毒，但他每一次都当做难得的锻炼，抄
写得工工整整、干干净净。只是，多舛的命运无法使他安心于
小书斋里的描绘，豪放的他从文学创作的呐喊中，找到了他生
命的更为精彩的乐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他回家乡挂职体验生活，使他又寻回了最能抚慰心灵
的书法创作，以缓解身处权力中心所遭遇的紧张和压抑。如
今，“每天不在书房里写上两三个钟头，就有魂不守舍般的失
落”，他对我这样说。

就传统的文化范畴来说，书
法艺术和文学艺术是不能分开
的。在电脑没有问世的时代，书
法是文化人的必修课，如鲁迅、郭
沫若、茅盾等大文豪，尽管他们无
意做书家，但都是书法造诣极深
的当代大家。古代传世的书法经

典，也都是不朽的文学名篇，如《兰亭序》等。老实说，现代的一
些书法家在展览作品中还时常出现一些错别字，或文不对题的
作品，还真是需要补上文学这一课。廖琪首先是一位作家，他丰
厚的文学底蕴，为他的书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是他热爱文
学创作，重心转到文学了。今天，人们大多了解的只是他的文学
作品，他的书法就被文学的盛誉盖过了。

廖琪的书法初学唐楷，上到魏晋，历代书法经典均有涉猎。
本次展出的作品以行草为主，大多为近年来创作的作品。

纵观廖琪的书法，首先感到的是气势逼人，具有时代精神和
强烈的冲击力。从书法的审美趣向而言，行草书大体有两大类，
一类是崇帖的，如二王书风以优雅、清丽为主，似江南山水那样
优美；一类是厚重、豪放古朴为主，取法于
汉碑笔意。廖琪行草书大致属于后者，其
用笔流畅且不乏厚重、豪放、线条力透纸
背，结体草法规范、缠绕有度、收放自如，有
很强的个性和感染力。每一件作品都有自
己的想法和构思，书到尽情处，一泻千里，
自然奔放，血性浓烈，气度不凡。一件好的
行草作品不论是大幅还是小幅，都要讲究
气度，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应该是自
己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即所谓“书为心
画”，廖琪的书法作品就是自己真实情感的
自然流露。

廖琪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人，性情耿直
豪爽，说话直出胸臆，时常语出惊人。办事
雷厉风行，言必信，行必果，不愿意圆滑事
故。他的书法作品风格亦是大开大合，不
拘泥于小节而保持自己的大气象，保持自
己的真情实感，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廖琪书法刚柔并济，表达了雅正
清刚的书法本源。从廖琪书法的线条看，
有清刚和浑厚两类的交织。在行草书中，
较好运用细线的清刚和厚线的凝重，从而
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烘托出黑白对比的

艺术效果，是行草书法创作的基本要素。细线最忌油滑而无力，
厚线最忌臃肿而无神，这也是衡量一位书法家对书法理解的高
下所在。廖琪书法中不时出现厚重的块面，又不时出现清刚的
细线条，而大多的细线能保持较好的质感，厚实的笔画也能做到
神采飞扬，加上结体平正不乏意趣，心手双畅，自然挥洒，使作品
有很强的观赏性。清刚是随性的放纵，是浑厚的血性的凝结，随
性和血性铸就了廖琪书法艺术的显著特征。

我们可以想象，廖琪在写字的时候，一定是在充分享受书法
创作的过程，在不经意中自然挥洒。

第三，廖琪的书法作品能做到书以载道，表情达意。廖琪的
书法作品许多均为自己撰写的诗词联句，这是现代书法展览中
难得一见的景象。中国书法和诗词是一对天然的孪生兄弟，相
互依存，相得益彰。廖琪许多作品或是自己送给朋友的一些诗
句，或是自己有感而发的诗词作品，这完全契合了中国文化的精
神和特质，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责任，同时也
是每一位书法家应该追求的目标。

廖琪在书法道路上的探索、追求，假以时日，一定会像他的
文学作品一样取得不俗的成就。

随性和血性
□纪光明

1978年的初春，我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幸运的是，
为我们这批学生上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当时
已声名远扬的专家，如张仃、吴冠中、陈
叔亮等，白雪石也是其中的一位。最初听
到白雪石先生的名字之时，第一印象就是
高雅与儒雅，自然而然地将先生的名字与
高雅的艺术联系起来。见到先生的画作，
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在后来的接触中，不
仅为先生的艺术所折服，更为先生的人格
魅力所感动。

说起来，在老先生里，白先生是与我们
接触最多、给我们上课最多的老师，他的为
人处世、他的为师风范，的确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记得当时雪石先生带我们上的主要是
花卉写生课、风景写生课和国画的临摹课。
不论是哪门课，都令我们获益匪浅。

白先生的授课方式不同于当时的其他
老师，给我的总体印象是：“画比话多”。就
是说，不论是哪门课，他总是亲自做示范，从
头到尾，将作画的全过程清清楚楚地展示给
学生，过程中捎带地作些说明，绝无多余话，
可谓“金口玉言”。即便如此，白先生交给我
们的绘画技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至今
仍在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

雪石先生给我们上临摹课时，毫不吝啬
地将自己的精品拿出来让学生仔细琢磨，大
胆折腾，只要学生从中获益，先生便欣慰不
已……就这样，一个单元的课下来，有不少
珍贵的范本尽管有塑料薄膜保护，但也经不
起学生如饥似渴地揣摩。

当中山公园的牡丹花盛开之时，白先生
就带我们到现场写生，除了挨个指导学生之
外，白先生也会全力以赴地画上一批花卉写
生。他要求我们要用线描的形式，生动而
准确地将牡丹花的姿态和气质表现出来。
在处理花瓣与花瓣之间的关系时，白先生
总是十分耐心地讲解和示范，具体到哪根
线应该压住哪根线，哪根线到什么位置时
要留出空……真是无微不至，精益求精。

当然，在诸多的记忆中，还是白雪石先
生带我们到桂林写生，那是 1980 年的九、十
月份。其实，我们刚跨进大学时就已经知道
白雪石先生有个雅号叫“白桂林”。因为那
些年白先生经常到桂林写生，画了大量写生
作品，同时已为全国多处宾馆、会堂和机关
创作过巨幅的桂林山水画作，白先生的画作

和画风已是名震天下。
与雪石先生在桂林一个月时间的接触

中，发现白先生之所以能够画出如此气质高
雅、恬静优美、令人心旷神怡的作品，是因为
他那毫无邪念、水晶般透明的心。雪石先生
高尚的人格与他高雅的艺术是相辅相成的，
这一点，当是我们这些晚辈们今后努力的终
极目标和最高境界。

雪石先生是“老北京”，听说他曾在傅作
义将军的部队里服役做过文职官员，所以他
作风严谨、风度翩翩。白先生的腰板挺直、
礼仪讲究，不仅透着军人的气质，而且也散
发着文人气息，他为人示范，做派儒雅，不卑
不亢，使我们学到了许多的文明用语和礼貌
行为。他对学生厚爱有加，做到了对学生感
兴趣的更感兴趣，对学生在意的更加在意，
学生的要求就是他的要求，急学生之所急，
想学生之所想。而学生也将白先生视为慈
祥的父亲，无比尊敬他。

白先生在写生现场不时地教导我们不
仅要观察自然景物的总气氛，还要仔细观察
山水的局部特征，要注意画面的整体效果。
虽然要坚持传统的绘画技法
和章法，但注入现代审美理
念，表现当代人文精神更为重
要。

雪石先生早年主要受中
国传统美术教育，可以说，传
统文化精神在先生身上已是
根深蒂固，但他能够从深深的
传统禁锢中走出来，接纳和欣
赏西方的“科学式”的绘画表
现手法，严格遵循构图中的透
视规律与法则，并利用光影、
阴暗表现主体空间，产生令人
耳目一新的画面效果，走入一
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
合的艺术境界，表现了艺术家
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可见先
生悟性之高与修养之深。在
其充满激情和生机盎然的画
面中，总是留给观者无限的遐
想空间，丰富多变的笔墨中，
透出了幽静而律动的气氛。

艺乃心境。雪石先生的
山水画艺术，是他开阔的艺术
视野和深度的艺术追求的产
物，是他开拓创新精神和意识

的结果。它充分显示出人的“心智之国”的
美妙、奇特、深邃和丰富。细读先生的山水
画作，在其章法和笔墨之中，散发着无穷无
尽的韵味，给我们带来空前的视觉享受。白
先生的画作犹如他本人的心灵写照，将胸中
所有跃然纸上，充满着写意风采和音乐般美
妙的韵致。所以，笔者认为，雪石先生是一
位出色的“诗人”，他的画是充满诗意的画，
他的画就是他的“心电图”。

可以说，雪石先生的山水画充分展现了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借古开今、推陈出
新”的特征，为我国山水画的创新做出了楷
模和典范。这种创新，集中体现在白先生多
次赴桂林进行写生和创作的画作之中。

在桂林与白先生写生的体验，对我的人
生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先生常常在
烈日炎炎的午后一坐就是数小时，而且他选
择的都是非常平静、无比安定的地方，画面
的角度总是开阔而别致的，静谧而美妙。总
之，先生画画很像是修行打禅，淡定自如。
我看到过先生在休息的空当，食用当地一种
水果时，很有节奏、一点一点地转着圈将它
吃完，可爱之极。那是一种什么感觉？那是
一种境界……这个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
海中。

雪石先生十分注意培养我们的传统文
化情怀，在他的课堂上，充满着对中国国粹
的认知和赞赏，但他也注重发现我们的特
长，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他鼓励我们坚持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和体悟，也引导我
们不断开拓和创新表现技艺，为当代中国山
水画的发展作积极的贡献。他身体力行，善
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现代艺术的表现元素，
并成功地运用于创作之中，真正达到了“风
筝高飞不断线”的境界。他有着开阔的视
野，善于从姊妹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传统的
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艺术中的审美理念和
表现形式，形成富有形式美感，情趣隽永，格
调清新典雅的艺术风格。

今天，我们身处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在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格式化的状态下，当我
们欣赏到雪石先生充满诗情禅意的山水画
时，不禁屏住呼吸，被那静谧而幽玄的氛围
所吸引和触动，顿时觉得这确实是一种享受
和陶醉……我想，我们需要这样的享受，更
需求如此的陶醉。

敬爱的雪石先生离开我们了。但他对
我们的谆谆教导和他为人示范的高尚行为
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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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80年本文作者与白雪石一起在桂林写生

莲花生大师（93×58cm）
次仁旺加 作

黄财神（52×40.5cm）
罗布斯达 作


